
园园员靳 岚

１
月色昏暗，夜影幢幢。

当人们好梦正酣时，一条灵活的黑色身影从一

座豪华的大宅院翻出，腋下挟了个长方形锦盒之类

的东西，寂静无声地在城内飞檐走壁，瞬间穿过数

条巷弄。

一身的黑，使“他”与黑夜融为一体。

“他”伸手将腋下的锦盒握至手中，感觉到锦

盒上细致的纹路，面罩下的脸庞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张员外这回可要心痛了。哼！谁叫他用卑鄙手

段强取人家的传家宝物，现下“他”不过是替天行

道罢了！

最后，“他”轻巧地跃下墙垣，飘然落地，头

也不回地往前疾奔，显然对此处的地形极为熟悉。

几个闪身之后，那人抵达一口古井旁，毫不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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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地便往下跳去，动作熟练至极。

不消一刻钟，“他”出现在城外林间的一幢小

屋内。

“呼！”侧耳倾听屋外的动静之后，“他”一

把拉下脸上的面罩，露出其下绝美的容颜。

她，正是近几个月来苏州城各大富豪闻风丧胆

的“影子大盗”，无论多么严密的守卫，都无法阻

止她取得她想要的东西。

换回普通的衣裳之后，她伸出纤手探入书柜后

的机关，轻轻一拍，只听见“喀啦”一声，地板上

出现一个暗格。

她将换下的夜行衣和方才偷来的锦盒放入暗格

中藏好，再度轻拍机关，地板又回复成原来的样

子。

前些日子的某个清晨，她无意间在自家门口撞

见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位老妇人，两人伤痕累累、神

态虚弱地靠在墙角。

她从家中拿了些东西给他们吃，并且替两人的

伤口上药，待两人精神稍微恢复之后，才从他们口

中得知他们原是住在张员外府隔壁的那条街，母子

二人相依为命。后来张员外不知从哪里打听得知他

们家中有一幅年代久远的名画，便派人到他们家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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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钱。

他们虽不知那幅画值多少钱，可那是他们的传

家之宝，祖宗规定是不能卖的。张员外几次谈价不

成，干脆派人强取，抢画之后还把屋子砸得全毁，

并将他们打了一顿，还放话威胁他们若要告官，别

忘了掂掂自己的分量。

听完母子俩的叙述，她便决定要将画偷来还给

他们，她向来最见不得这种以强欺弱的行径。

所以她给了那对母子一些银两，要他们到杭州

落脚，以免张员外发现画不见了，会再度找他们麻

烦。

现在大功告成，慵懒地打个呵欠，她静悄悄地

离开小屋。

周围依旧祥和静谧，仿佛什么事都未曾发生一

般。

惟有天空的星子，共谋似的眨了眨眼。

夜，又归于宁静。

? ? ?

一大清早，紧邻苏州城外的君悦茶馆里已经高

朋满座，小几小凳上坐满前来喝茶、吃早点的客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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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几名卖甜食小点或麻花卷的小贩在茶馆门口摆

开，以期分一杯羹。

茶馆，是苏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早晨人们前来茶馆吃早点，顺便闲话家常一

番，苏州城内所发生的大小事情都在这里流通，其

范围之广、消息之多，恐怕连官府也比不上。

下午，可以在此处听人说书，或是看小姑娘卖

唱，再不，文人秀才齐聚一堂，聊聊家事国事天下

事。

所以，苏州城内的茶馆数量大概可居全国之

冠。尤其说到这君悦茶馆，苏州城内更是无人不

知、无人不晓。

想知道为什么？

因为他家都用上等茶叶，泡出的茶甘冽清甜，

他家所做的糕团茶点和煨面，苏州城内无人能比，

他家前临大道，后倚小河，能够一边喝茶，一边欣

赏小桥流水的美景⋯⋯

如果觉得理由还不够，那么再加上一条——— 他

家的女掌柜年轻貌美、明艳动人。

正因如此，大家放着城内众多茶馆不去，就等

着每日城门一开，前去君悦茶馆吃早点。每天茶馆

一开门，不消一个时辰便一位难求，一直到晚上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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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都热闹腾腾。

“练掌柜，你有没有听说，昨儿夜里张员外府

里让人给偷啦！一定又是那个夜盗干的！”一名白

发苍苍的老者在练晓蝶经过他身边时说道。瞧样

子，应是茶馆的熟客。

“严老，我早听人说啦！这可是今天的大新

闻，听说张员外珍藏的名画不翼而飞。”练晓蝶停

下脚步，与他寒暄道，“现在的贼子真是越来越无

法无天，想了都让人害怕。”

她轻抚胸口，娇艳绝伦的脸蛋露出担忧的表

情，那模样，令人忍不住想轻柔呵护。

大约半年前，练晓蝶开始独自在此处经营君悦

茶馆。她的背景是个谜，没有人知道她打哪儿来、

家里有哪些人，每回问她，她总笑容灿烂地回避

开。

不过，那时大家早被她的笑迷得晕头转向，也

不会去在意她到底说是没说。

总之到目前为止，大家只知道她的姓名和这间

君悦茶馆，其余的则是一无所知。

“练掌柜，听我这老头的劝，找个男人嫁了，

陪你一起经营茶馆。否则你一个女孩儿家，要是贼

人跑到你这儿，可就糟了！”严老喝一口茶后，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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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。

即使白天，茶馆里也只有一名伙计和一名厨子

在店里，等到晚上茶馆打烊，伙计回家之后，不就

只剩她一个女娃儿孤身一人？

“严老，就算晓蝶想嫁，恐怕也没有男人敢娶

我，您就放宽心，晓蝶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”她

嫣然一笑，往柜台走去。

打从她这家店开出名号之后，类似的劝告已经

不胜枚举，有些小伙子甚至跑来毛遂自荐，愿意成

为照顾她的那个男人。

练晓蝶垂下睫羽，眸中闪过一丝嘲弄。

她来苏州，可不是为了找男人，若不是师命在

身，她又何须抛头露面、做个茶馆掌柜？

这君悦茶馆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她起初只

想拿茶馆当个幌子，以便暗中听取各处消息，没想

到却做出名气来。

不过，这样也好，来的人越多，她所能获得的

消息就越多，也更容易打探到她所需要的情报。

练晓蝶展开笑颜走向另一名刚踏进门的客人。

或许，当一切结束之后，她会想念这段经营茶

馆的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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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?

苏州运河畔，邻近寒山寺，矗立一座占地广阔

的庄园，粉墙黛瓦，两座造型威武的石狮子坐镇于

朱红大门两侧，光瞧这气势，便可猜出住在里头的

人非富即贵。

此处，是名震江南的“奔云山庄”。

奔云山庄之所以出名，不仅因为它是江南武林

的第一把交椅，更因为山庄主人拥有一把神奇的兵

器——— 镇魂剑。

此剑据说内藏一份绝世武功秘籍，若有人能破

解机关得到此秘籍，练成其中的武功，便足以在武

林呼风唤雨。

奔云山庄的庄主君无痕，文武双全，不但武艺

独冠江南，更有一手妙手回春的神奇医术。如此的

条件，使他年纪轻轻便俨然成为江南武林之首，声

望极高。

然而，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却生了一副古怪的

脾气。

君无痕生性寡言，态度疏离淡漠，对人虽堪称

有礼，但总让人觉得有一条跨越不过的鸿沟。

所以，每年前去“奔云山庄”拜访或求诊的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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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，可是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被挡在门外的。

以他这般人品、才气，多位千金闺秀对他芳心

暗许、仰慕至极，可他对她们的频频示好却是敬谢

不敏。倒不是他有什么毛病，他也欣赏女人，但他

绝不随意招惹情债，尤其是那些想要他明媒正娶的

大家闺秀。

此刻，奔云山庄造型古朴淡雅的大厅内，一抹

白色的修长身影卓立窗前，手上捧着一盏香茗，正

欣赏着窗外枝头绽出的樱花，仅瞧那背影，就有说

不尽的潇洒闲逸。

偌大的厅堂内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，可见其主

人极爱干净，甚至连室内摆设都一丝不苟。

“启禀庄主，万剑派的大小姐求见。”奔云山

庄的总管陆风踏入大厅，打破宁静悠闲的气氛。

他的身材削瘦，神态恭敬而拘谨，严肃的脸庞

仿佛从来没有笑过，有神的双眼直视前方。

君无痕漂亮的剑眉微微蹙起，神色有一丝不

耐，他将手中的茶盏搁在一旁的小几上，转过身

来。

那是一张几乎可称之为完美的脸庞。

斜飞入鬓的剑眉下，是一双深邃如星辰的黑

眸，挺直的鼻梁将他略微狭长的脸型衬托得棱角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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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唇红齿白，肤色白皙，儒雅斯文之中，又不失

一庄之主的威严与气势。

“她怎么又来了？找个借口把她打发走！”低

沉的声音没有半丝温度。

这个月当中，她已经是第三次上门找他了。只

不过是因为上个月他去城里药铺时，无心地替她捡

起掉落在地上的药包，就给了她三番两次上门的机

会。

早知如此当时就别多事，他在心中懊恼地想

着。

“是，我立即去处理这件事。”陆风应道，接

着又说：“庄主，另外还有一件事，老庄主派人送

这封信给您。”

陆风从袖口拿出一纸信封，双手递上。

君无痕挑起一道眉，伸手接过，“爹派人寄回

的？”

自从半年前将奔云山庄交给他之后，他爹娘说

什么终于把他拉拔大，该轮到他们休息享福了，于

是便带着当时新收的义女去云游四海，把山庄的大

小事务都扔给他处理，至今还没回来过。

“陆风，你先帮我打发走门外的闲人吧！”

等陆风离开后，他撕开信封的封口，展信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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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。

原来是他的义妹病了，目前他们落脚在杭州，

他爹要他前去替义妹治病⋯⋯君无痕怀疑地盯着信

纸上熟悉的苍劲字迹。

难道杭州没大夫，为何要他放下庄中事务特地

跑一趟？

这半年来，他爹娘想抱孙子想疯了，突然非常

热衷于撮合他和义妹，三番两次写信来，明示暗示

地说义妹是多么的善良温柔、宜室宜家，希望他们

能结为夫妻，好亲上加亲。

不过，任他们说破嘴，他也没有反应。

的确，在他的印象中，那女孩是很漂亮，或许

跟他爹娘所说的一样好，可是他对她没有任何特别

的兴趣，更何况他们见面的次数大概不到十次，交

谈的次数更少。

君无痕把信折好，收回信封中。

该不该跑一趟呢？

说真的，他并不相信义妹真的病了，如果他爹

娘是故意要将他诓去，要脱身恐怕得费一番工夫。

君无痕的唇边逸出一丝苦笑。

唉！庄里繁琐的杂事已经那么多，他们两老还

给他找麻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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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了，不管如何，他还是得走一趟。他能够对

其他人冷淡疏离，然而，他又怎能如此对他爹娘？

罢了！罢了！就当出门散散心好了！

君无痕踏出大厅，往外走去。

择期不如撞日，干脆现在就去跟陆风交代一

声，然后收拾一下行李，即刻出发吧！

? ? ?

黄昏时分，君无痕踏出苏州城，独自走在官道

上，右手持折扇，左肩背个简单的包袱，神态悠

闲，步伐却未稍停歇。

他此次出门，刻意不骑马，也不带随从，暂时

摆脱奔云山庄庄主的身份，乘机享受独处时的宁

静。

再说，从他爹的信中看不出任何急迫的意味，

所以他也没必要那么急着往他爹娘设下的陷阱里头

跳。

温暖的夕阳染红大半边天，官道左右林木苍

苍，微风徐来，树叶飒飒作响，君无痕舒适地做个

深呼吸。

突然，他的视线停驻在某个方向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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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悦茶馆？他的唇边逸出一抹笑。原来大名鼎

鼎的君悦茶馆在这儿！

他老早就想来光顾这间颇具盛名的茶馆，可惜

一直苦无机会。眼见天色也不早了，不如在此祭祭

五脏庙，顺便问问是否有客房供人住宿。

虽然茶馆中客人不少，但君无痕才跨越茶馆的

门槛，练晓蝶便注意到他了。

好俊的男人！她眼睛一亮，心中暗赞。展开最

美丽的笑靥之后，她往他走去。

“公子，喝茶吗？”一双美丽的大眼上下打量

他，眸中闪着毫不掩饰的赞赏。

君无痕的视线转向她。

练晓蝶穿着一袭嫩黄色长裙，外加一件翠绿色

的小袄，乌黑的长发松松地结成发辫，用木头簪子

固定在头顶，再搭配上她明艳的娇颜，使她整个人

充满春天的气息。

礼貌性地，他微笑点头。

想必眼前的丽容女子就是外传君悦茶馆的美丽

掌柜。他一边走向窗边的雅座，一边想道。的确是

名不虚传，莫怪君悦茶馆能在短短半年之间拥有如

此大的名气。

“我要一壶碧螺春，再帮我配两色茶点。”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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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痕气定神闲地坐下，将折扇放在桌边，微笑道。

“好，咱们店里的茶点就属杏仁酥最出名，另

外枣泥小糕也不错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”练晓蝶

甜甜地笑着，推荐道。

男人啊！长得俊些，总是讨点便宜。即使是仇

人，见到火气也消了三分。

“就照你说的吧！”君无痕说完，淡淡地转头

望向窗外。

练晓蝶的脸庞闪过一丝错愕。

从来就只有人家盯着她不放，怎地这人却轻描

淡写地移开目光，反倒是她盯着人家啦？

她略感无趣地转身离开，心中嘀咕。这个男人

俊是挺俊，也还称得上温文有礼，不过浑身透着难

以亲近的感觉。

算了！反正只是瞧瞧嘛！又不是贪图他什么，

既然人家不理她，她也无须自讨没趣。

不消多久，练晓蝶送上他所点的碧螺春和茶

点，并且决定不再与他 嗦。不过当她不经意地瞥

见他搁在桌上的折扇时，立刻改变了主意。

因为，折扇的边上，刻有两个不起眼的小

字——— “奔云”。

奔云，莫非是奔云山庄？练晓蝶敛去眸中的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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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，猜想道。

她环顾店内，生意不算太忙，于是一屁股在君

无痕的对面坐下，寒暄似的问道： “瞧公子的模

样，不像一般贩夫走卒，当是从苏州城来的吧？”

君无痕对她的不请自来略感惊讶，却也没表露

在外，淡淡地抬眼说道：“姑娘为何对我的来历有

兴趣？”

“因为公子的折扇上刻有‘奔云’二字，所以

才好奇公子是否来自奔云山庄。”练晓蝶眨眨无辜

的美眸，“在江南，谁不知道奔云山庄的大名，若

公子来自奔云山庄，是小店的荣幸。”

她在此处开客栈，就是因为奉师命来查探奔云

山庄镇魂剑的消息，可惜每个人虽然都听过奔云山

庄之名，却只知道山庄里人人武功高强，庄主妙手

回春，在城内有一些药铺，其余则一无所知，更别

提镇魂剑是何模样、藏在哪里了。

若眼前这个男人真的来自奔云山庄，她怎能放

过这个机会？

“在下的确来自奔云山庄，不过奔云山庄哪里

有那么了不起芽”君无痕失笑道。
既然人家都看见他扇骨上的字，他也不想耗费

力气说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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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吗？”练晓蝶笑得更甜了，美丽灿烂的脸

蛋吸引不少人的注意力，“公子您器宇非凡，定是

奔云山庄的重要人物。”

“在下不过是个小跑腿罢了。对了！你们有没

有客房供人住宿？”君无痕浅浅地微笑，练晓蝶不

觉看呆了眼。

因着开茶馆的关系，男人，她可见得多了！却

从未见过像他这种气质，看来一派温文，却总是面

无表情，像是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生气、什么是大

笑，所有的七情六欲，都埋藏在那英俊的外表下。

“呃⋯⋯有！有一间！公子如果想住，我这就

去打理打理。”好一阵子后她才回过神，回答道。

茶馆原本是不供客人住宿的，二楼只设有两间

房间，一间是她的寝房，另一间一直闲置着，这回

刚好可以派上用场。

瞧他的模样，在奔云山庄里一定有很高的地

位，甚至说不定是庄主本人⋯⋯她当然得先将他留

下，再打探他到底是谁。

否则他若喝完茶就离开，那她不知要等多久才

能再遇上这样的机会。

“好，麻烦你了。”君无痕说道，又啜一口

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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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见君无痕若无其事地轻啜香茗，随兴写意地

凭栏远眺，练晓蝶自知再问下去不但问不出个所以

然来，反而显得太过刻意。于是，她从凳子上起身

笑道：“公子，您慢慢享用，恕晓蝶失陪。”

君无痕把视线调回她美丽的脸庞，微微颔首，

表示听见。

练晓蝶手捧托盘，转身往柜台走去。

他英俊的五官在她的脑海中出奇地鲜明，但到

现在，她连他姓啥名啥都不知道呢！

不过不打紧，她露出势在必得的笑容。只消好

好盯紧他，还愁跟奔云山庄搭不上关系吗？

? ? ?

“公子，这间是您的客房。”练晓蝶领着君无

痕步入她方才整理妥当的客房，说道。

“谢谢。”君无痕环顾室内一周，房内空间不

大，从略嫌老旧的家具和隐隐散发的霉味，可以瞧

出这间房很少有人住。

他注意到，整间君悦茶馆除了一楼的雅座之

外，总共只有两个房间，一间是这个客房，另一个

房间很显然地便是这位美丽掌柜的闺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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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无痕有趣地扬扬眉。

看到这间“客房”的卖相，他猜君悦茶馆本是

不招待客人留宿的。然而，是什么原因，让他拥有

如此荣幸？

如星的黑眸停留在练晓蝶美艳无双的俏脸上。

虽说他们孤男寡女共处同一屋檐之下，或许有些不

妥。但是天色已晚，他可不想露宿街头，惹得一身

脏污，而且，他更想知道练晓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

药。

练晓蝶似乎感受到他的视线，转头迎上他的目

光，四目相接的刹那，她脸上的笑转为一凝。

他那是什么表情？练晓蝶发觉她不喜欢他唇边

抿起的笑，高深莫测，仿佛看穿她的把戏似的。

一时之间，令她不禁怀疑谁才是猎物。

去！去！练晓蝶，你什么时候变得爱胡思乱

想？他不过就生了一张英俊过头的脸而已，其他和

别的男人也没啥不同，哪里值得你疑神疑鬼？

“还不知公子高姓大名？”她垂下眼帘，娇媚

地问道。

“我姓陆，单名一个风字。”一个好玩的念头

闪过，他说道。陆风应该不会在意他冒充他吧？

“原来是陆公子，晓蝶不打扰您休息，如果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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